
撼情怒
穴刺客列传系列）

内容简介

禾马

绿 痕

他是能解天下奇锁的神偷，

却惟独解不开封住自己心房的铐锁！

在他冰封的心房中，

藏有太多痛苦的回忆还藏有一个绝美的女子⋯⋯

他一直认为自己被她深深伤害熏
却又发现，她身上有着比他更多的伤痕，

他一直认为她早不再回顾过往的情爱，

却又发现，她始终握着刻满他名字的宝石，

满心的疑惑只等她来解答熏她却宁可在他怀中自尽，
追寻五年前的他！看着她的生命在一点一点消失，

他终于明白自己五年来心底最深的渴望，

他要她好好的、快快乐乐地伴着他活下去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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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年前，他靠着对她的的恨意活了下来，

五年后，他的首要任务便是取她的性命选


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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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直很想写写这类的故事──所谓这类的故事，
不是指书里那三位兄弟的畸恋，是指男女主角之间的

波折，以及围绕在女主角身边，那些有爱却不能爱的

人。

这本书，写至后来时，不知怎么的，愈写愈是同

情头号男配角梵天变，差点就让这本书变成大悲

剧⋯⋯书的男主角盖聂，爱到尽头成了恨，而恨至尽

头时却又成了爱，而梵天变那种求之不得的心酸，却

是怎么也无法改变的⋯⋯很可惜故事不能照着我的想

法去写，不然我实在很想改写另一个版本来同情一下

男配角。

说起来，我在小说界还算是个新人，书虽已出得

不少，但那是因为我写书的速度快了些。其实我进入

这个圈子的时间尚短，因此要我把架构的爱情故事脚

步调快些，或是将意境表达得更完美些，得再给我一

点时间，毕竟我还只是个新人，在短时间内进步有限。

希望我能加快脚步的读者们，请给我一些时间吧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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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尽力将文笔收敛点、剧情安排上多重视些，让自己

扎实地、一步步地往前走。

至于这本书，我想，免不了又要引起一番惊怪，

因此先向又被吓着的读者们致歉。

除了这一系列最后一本的《灭神传》之外，我格

外喜欢这本书的调调，（指的是书里男主角的心理游

戏）只因我对男女主角之间的感觉⋯⋯可以说是感同

身受吧！因此我格外喜爱这本书。

１
郎州梵司马府。

司马府大堂内一片静寂，贵为郎州司马的梵孤鸿

稳坐在堂位上，仔细打量堂下坐着的三个儿子脸上迥

然不同的表情。

从小就各自分居梵府别业的三名子嗣，今日被人

三催四请地齐聚祖宅，三人一进厅堂就各据一角，谁

也不与谁亲近，连他这个父亲，也无人愿靠近，令他

不由得心灰意懒。

他再转望大厅最偏角空置的座位，刻满风霜的脸

庞不禁露出一抹安慰的笑意。他的小女儿梵瑟今儿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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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回来，可能又是留在凤阳山上会情郎了。也只有她，

不会对他这个父亲摆出这种清冷生疏的脸色，不会将

他拒于千里之外，只会贴心地为他分劳解忧。

十六年前，他的爱妻在生下梵瑟后即归天，留下

他抚养四名子女；岂知在招来算命师为刚满月的梵瑟

取名时，却算出梵瑟命中带克，上克父下克兄，如留

在梵家，梵家往后将因梵瑟而家破人亡。他虽疼爱惟

一的女儿，也不得不将梵瑟送往自己的亲姐，凤阳山

九宫门主夫人，交由她代为照料抚养。

每个月上凤阳山探视梵瑟，他总庆幸当年自己的

决定没错。梵瑟被姑母教养得知书达礼、天真又浪漫，

与她的三名兄长大为不同，也只有她，是惟一一个不

伤他的心的孩子。

他虽是文人出身，但三个儿子却无一人愿读诗书，

也无人打算赴试科考以继承家业光大门楣，倒是个个

皆对武学兴致浓厚，自幼便离家各投师门，直到武艺

大成后才返家。

他早知这三个孩子的性格皆烈且残，原本是想借

习武让他们修身养性，万万料想不到却成了反效果。

他们在武艺学成后，一个个在外头借着高强的武艺和

显贵的家世，做尽丧良败德之事，一再逼得他不得不

以自身的官位，私下为他们庇护脱罪；因这三名劣子，

他也从人人口中的清廉好官，变成口耳相传的恶吏。

当他五十大寿也是梵瑟十五岁时，从不曾回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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梵瑟，特意自凤阳山返家为他贺寿。就在那日，梵瑟

头一回见着了她那三名以狠心声名大噪的兄长。

从那日起，他的心头开始觉得忐忑难安。

素来不具任何手足之情的三个儿子，竟然在见着

梵瑟之后，异口同声地向他要求让梵瑟返家长居，当

时，他清清楚楚地看见儿子们惊艳的表情，眼眸中漾

起异常炙烈的神采。看见儿子们这等神态，他顿时觉

得背脊发寒，当下脱口回绝了儿子们头一回对他的要

求；但梵瑟在兄长们一声声要求下却软了心，点头答

应每月返家探视父兄一回。

随着梵瑟每月返家探亲，他心头的恐慌愈是加深。

为了避免心中的恶感成真，纵使有百般不舍，他还是

毅然决定让梵瑟提早出阁，好应了算命师的话，名正

言顺地永不进梵家大门。

此刻，梵家二少梵天残吊儿郎当地横坐在椅上，

斜睨着眼、仰高下巴，毫不尊重地瞪向梵孤鸿。

“你方才说什么？”刚才他可有听错？这老头说了

什么来着？

“瑟儿在半个月后出阁。”梵孤鸿沉稳地重申。

性格更暴烈的老三梵天焰从椅上跳了起来，“瑟儿

才十六！”

梵孤鸿深吸口气：“十六足以为人妇。”儿子们的这

种反应，完全不出他的意料，也正因如此，他更决定

要将小女儿速速嫁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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梵家长子梵天变缓缓地抬起头，冷冷地扫了父亲

一眼，眼神之冷冽，令梵孤鸿不禁打起冷颤。

“瑟儿将下嫁何人？”他漫不经心地问，语气不愠

不火，与两个急躁的弟弟大不相同。

“我曾允诺凤阳山之九宫掌门，其门下弟子若有人

能取得天下第一名剑落霞剑，即将瑟儿嫁予为妻。”

梵天焰嗤之以鼻：“落霞剑长埋在艳炎洞窟底，洞

内烈焰之灼热，天下无人能取那件旷世兵器。”九宫门

的传世之宝落霞剑，连九宫门主自己都无法拿到，那

批做徒弟的又有谁能拿得到？传说那把剑会认主人的，

若不是真命剑主，就算能忍受高热下到艳炎洞底，也

不能将插在石上的剑拔出。

梵孤鸿得意地摇首，使梵天焰的气焰顿时消了大

半。

“落霞剑已有人取得了？”梵天残不信那把天下第

一名剑已经有了真正的剑主。

“正是。”

总是将一切视为无物的梵天变脸上表情终于有了

变化，眯细了一双阴锐的眼。

“是谁？”他正打算出发去取那把天下第一名剑，

没想到居然有人比他快了一步。

“盖聂在上月初五已入洞取得落霞剑。”梵孤鸿对

九宫门主的大弟子盖聂欣赏有加，也十分满意能将惟

一的女儿嫁给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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梵天变的眼光转冷：“盖聂？”那个在江湖上处处抢

尽他锋头的头号对手？

“九宫门主意属将来由盖聂继承九宫门。”梵孤鸿

更加抬高未来女婿的身价。

梵天焰听了猛地踢碎桌椅，顺手砸了摆设的琉璃

花灯、古玩玉器、云母屏风，啷啷当当的碎裂声，清

清脆跪地在大厅回响。

他喘着气大吼，“老子管他继承什么！区区一介武

夫莽民，他配不上瑟儿！”他们是何等华贵的门第，一

个平民百姓也想高攀？

“瑟儿与他青梅竹马。”梵孤鸿对梵天焰的行为无

动于衷：“她对盖聂，比对整个凤阳山上任何男子来得

亲近婉爱。”

梵天残大剌剌地瘫躺在椅上，欣赏一地破碎的残

屑，嘴角勾起愉快的笑，惹得梵天焰更是火上心头，

又砸了数样宝器。

同样也低看地上斑斑残屑的梵天变，偏头想了想，

心中立刻有了计较。

他仰首带笑，冷不防地朝梵孤鸿放出宣言：

“瑟儿会有更亲近的人，而那个人，绝不是盖聂。”

全天下就只有盖聂他不能容许！他不能容许盖聂在武

学造诣上胜出他，他不能容许盖聂登上郎州第一门派

的掌门位置，他不能容许，他要的女人嫁给盖聂！

梵孤鸿刷白了老脸，一瞬也不瞬地看着满是自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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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长子，在长子的笑容中，他嗅到了更令他心惊胆寒

的味道。

他困难地咽了咽口水：“盖聂和瑟儿⋯⋯他们俩早

就有情了，这桩婚事乃天作之合。”

“情？”梵天变笑得两肩不停抖动。

“狗屁！”梵天残目光阴沉，“瑟儿才不会看上他。”

他绝不承认瑟儿会把心给一个普通男子。

梵孤鸿没把四处砸东西发泄的梵天焰，和在旁喃

喃怒骂的梵天残看在眼底，只对笑得甚是开心的梵天

变倍感惊心，生怕向来喜爱边笑边杀人的梵天变又会

做出什么恶事。

“天变，你认为何人才配得上瑟儿？”他小心翼翼

地问，紧揪着一颗心求证。

“我。”梵天变一扬眼，眼底流转的独霸气势震得

梵孤鸿大惊。

“浑话！”这是什么兄长？竟然想占自己的妹子？

“配得上瑟儿的人，是我。”梵天残纵身从椅上跃

起，气势也不比兄长弱。

“我才是！”梵天焰抹去一头大汗，也扯开了嗓子

穷嚷嚷。

梵孤鸿几乎无法攀住椅子的扶手坐正，不敢相信

这三个儿子竟然有这种败坏道德人伦的思想。

一年前在祝寿宴上，他并没有看错，这三个儿子

真的对瑟儿有不寻常的爱恋，而且一个比一个更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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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乎将瑟儿当成了非抢夺不可的女人。他当年为什么

要被瑟儿说服让她每月返家一次？如果不让他们见着

瑟儿，或许就不会有今日这种情形。而他的这三个儿

子，怎么会有这种世俗不容、人伦丧尽，不能有也不

许存在的狂乱心性？

梵孤鸿在难以自持的心丧心灰之中，勉力找出为

人父的尊严，挺直了腰杆，重新面对这三个无法无天

的劣子。

他厉声斥责：“你们是瑟儿的兄长，谁都别想碰她

一根寒毛！”

梵天变啧啧有声地摇首，缓缓踱至他面前，挑眉

低笑：“一个十五年未见过面的女人，我会当她是妹

子？”他从来就没把那女人当成妹妹过。

“你们与瑟儿是血脉相同的亲手足！这种话你们也

说得出口？”梵孤鸿气急地抚着胸口，对听见的话语简

直不敢相信。他们的心竟没有一丝道德与人伦！

梵天变笑得更惬意：“血脉相同又如何？亲手足又

如何？”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梵孤鸿喘不过气，汗珠一

颗颗溢出额际，对这个儿子的话意害怕至极。

“在我眼，她只是个女人。”女人就是女人，有什

么血脉之别、手足之分？脱光了衣裳躺在床上时，不

都是一个样？

梵孤鸿抖着声：“你说⋯⋯你说什么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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梵天变敛去了所有笑意，一步一走近他，狂放地

开口：“我──要──得──到──她！”
梵孤鸿气得一巴掌就此挥出，梵天变偏个身轻松

闪过，愉快地低视扶按在椅上的老父。

“畜生⋯⋯你想违逆伦常？”梵孤鸿犹喘息不停，

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女儿会招来这种狂狷的爱。只见过

数次面，长子就想将亲妹变成自己的女人？！

“我梵天变就爱乱伦背常。”他放恣地笑，挑眉笑

问：“你忘了？我从未读过诗书，更不识礼教。”

梵孤鸿瞪大眼，挣扎地站起，揪紧长子的衣衫，

“说起武学资质、人品，你们一个也不及盖聂，还妄想

与他抢？你真以为这世上无人能与你相敌吗？要不是

盖聂无半分与你相争的念头，你早死在他的手下无数

次！”

梵孤鸿就是让儿子要风得风、要雨得雨惯了，梵

天变就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！那个样样都比他强的盖

聂，轻而易举就能将他的自信摧毁！

“谁说他不想与我争？”梵天变轻屑地扯开衣角，

让梵孤鸿跌回太师椅，眼底泛起血红的杀光。

郎州年年武状元大会，盖聂年年稳居武状元之位，

而他，却得屈居他之下；无论刀、枪、剑、棍，盖聂

都要与他争，都要比他强！他该是在人人之上的，一

个平民凭什么比他强？凭什么处处打乱他痛快的生活？

他要杀之人总会被盖聂所救，他欲洗劫的富家总能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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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盖聂所护，他求之不得的天下第一名剑，轻而易举

就被夺走了，就连他要的女人，盖聂也不放过！

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得到的比他多？

梵天变邪魅的脸庞蓦地肃冷，这一次，他再也不

会让盖聂抢先！

他邪冷地笑着，眼底闪烁着妖光：“将死之人怎能

与我相较？”盖聂一死，这世上就再也无人能阻拦他，

他要的女人，也将归他所有。

“将死之人⋯⋯你想做什么？！”梵孤鸿大大地打了

个寒颤，遍身冰寒发冷。

“梵天残、梵天焰。”他转首向两名同怀祸心的弟

弟：“你们要看他把瑟儿送出阁？”

梵天焰冲口反驳：“休想，瑟儿是我的！”那个美如

仙、媚如娇的瑟儿不是他的妹子，是他渴盼了多年，

一直追寻的女人。

“除了我，谁也别想娶她。”梵天残狠意十足地开

口，凶光直打在梵孤鸿身上。

梵孤鸿对这三个儿子彻底心死，深深痛责自己没

善尽教化之责，才会养出这三个披戴衣冠的禽兽。瑟

儿不是算命师所说会毁去梵家的人，会让梵家万劫不

复的，是眼前的这三人。

“你们这一批──”他才开口，梵天变身形一闪，
两掌端端正正地摆在他的肩上，直逼他的颈间。

“你不该有将瑟儿从我们身边夺走的念头，这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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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，是你自个儿招的。”梵天变不再容忍任何辱骂，俯

身在他耳边轻嘲，暗自提起真气蓄力在掌心。

“你⋯⋯你敢？！”颈间的掌劲使梵孤鸿难以喘息，

只能瞪亮了老眼望着状如魔人的长子。

“我敢。”

梵天变在他耳边笑意盈然地说毕，两掌往旁一滑，

以内力震断他背后的骨髓，梵孤鸿长声痛号，无力地

滑下椅角，口中溢出潸潸的血丝，两眼望着亲手残害

自己的儿子。

梵天残眯眼审视未死的老父，讥嘲地转身。

“你会心慈手软？”只震碎背脊，这功夫算什么？

“一个老人也下不了手，足见你师父没将你调教好。”

“日后他还有用处。”这个瑟儿崇敬的父亲利用的

价值不小，未来几载内，还不能死。

梵天焰受够了老父边咳血边喘气的模样，心火一

起，纵身跳至老父面前，手掌就要朝天灵盖拍下。

梵天残格住他差点拍上的大掌，立刻引来梵天焰

的狂怒。

“你没听见他的话吗？或者，你的师尊只教会你杀

父？拿出其他本事让本少爷见识见识。”梵天残话语未

及就朝亲弟劈出一掌，打算就此减少一个争夺女人的

敌人。

梵天变任他两人自相残杀，含笑扶起四肢失去动

弹能力的老父，让他端正地坐回椅上。在以巾袖拭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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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父口角的血渍时，他又想到了另一个两全其美的计

划。

“住手。”他冷声对各中数掌的弟弟们命令，见无

人理会他，他又飞快地跃移至他们之间，一人一掌地

轰开他们。

在无防备下受到重击的两人瞬时跪倒在地，梵天

变提起梵天残的发，不着痕迹地将掌扣在他的脉门上

威胁：“梵天残，你替老头去向九宫门纳彩。”

“你还要嫁瑟儿？”梵天残顿时气涌，正要顽抗他

的力道时，手腕立刻传来阵阵刺痛，痛苦得不得不闷

声点头。

梵天变将他扔至一旁：“我要将瑟儿嫁入咱们梵

家。”

从今日起，他就是主宰梵司马府的主人，而他的

首件要事，便是将想要的女人接回府内。

“盖⋯⋯盖聂呢？”梵天焰坐在地上，气息不稳的

捂着胸口问。

梵天变但笑不语，而反应机敏的梵天残则讽刺地

开口：“这还用得着问吗？”

“顺道连所有九宫门人一并杀了。”梵天变不在意

地耸耸肩，随口又扔下一句。

“你就张大眼，瞧瞧我杀人的技巧怎么个比你高明

吧。”梵天残转头对梵天焰撂下狠话。

“到时可别留下活口喔。”那么多的人，就看他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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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技法去杀──只要他别先被盖聂宰了就成。
“瑟儿这辈子再不会离开梵家一步。”梵天变眼神

一凛：“你们要争，往后机会多得是。”事未成就先斗得

两败俱伤，这两个无能的弟弟他要来何用？

“咱们三个谁能得到瑟儿？”梵天残握着差点被拧

断筋脉的手腕，问满面笑意却无丝毫温度的长兄。

“来日方长。”这一点，可以留待日后慢慢商讨。

? ? ?

“十里平湖霜满天，寸寸青丝愁华年；对月形单望

相护，只羡鸳鸯不羡仙。”

梵瑟将刻刀搁下，举起手中刚刻上诗词的彩石，

在由窗外射入的阳光下，细细审视彩石上的每一笔刀

工。

不期然的，手中的彩石不翼而飞，她眨眨长睫回

身一看，九宫门排行第三的弟子众乐，正目不转睛地

拿着她刚刻好的彩石逐字逐句读着，嘴边也扬起戏谑

的笑意。

“哟！瞧瞧咱们小师妹又在石上刻了什么？”众乐

拿高了彩石，暧暧昧昧地反覆朗诵上头的诗句。

“你别看！”梵瑟俏脸微绯，伸长了皓腕想拿回刻

有情诗的彩石。

众乐仗着身长优势，硬是不还给她，任凭身材娇

小的梵瑟使劲了气力往上跳，就是拿不回彩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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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诗⋯⋯”众乐低下头，坏心眼的在她耳旁低

语：“你写给大师兄的？”整首诗情意绵绵的，准是她又

对心上人做石刻了。

“我⋯⋯”梵瑟一双小手掩不住满面的红霞：“你瞎

说⋯⋯”

众乐又故意调侃：“不是给大师兄的，那就是给我

的？”语毕，他作势要将彩石往袖带里放。
“才不是写给你的，还我！”梵瑟又羞又急地跟他

抢，逗得众乐笑呵呵地满屋子跑，让脚程慢的梵瑟在

后头追。

一脚踏进盖聂居处的九宫门二弟子百善，差点就

迎面撞上被众师兄弟捧在掌心呵护的小师妹。他一手

一人地拉住了满屋跑的两人，在梵瑟的两脚站稳后，

又忙不迭地放手，不敢对她逾矩。

百善的表情颇讶异，“瑟儿，你怎么还在大师兄这

儿？”都快做新嫁娘的她，怎还有闲暇在盖聂的屋子与

众乐胡闹？

梵瑟像做错事的孩子，扭着裙摆，支支吾吾地，

“我⋯⋯我在做石刻。”

“你还做石刻？不是昨日就该回梵府了？”昨日梵

府早派人来迎接她回府准备婚嫁之事，这会儿她怎么

还留在这？

“我⋯⋯”提及梵府，梵瑟悄悄地垂下头。

百善以为她是因距离婚期还有半月，舍不得离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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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来的夫君盖聂，所以才不想回府待嫁，一直留在盖

聂这儿整天对石刻字，等那个快忙翻天的准新郎回来。

他柔柔的劝着：“你爹都派你二哥来纳彩了，师娘

说纳彩时新娘不能在夫家，这会不吉利。你先回梵府

好吗？”

梵瑟清丽的脸庞闪过一丝愁容，将曳她的裙摆扭

得更紧。

“师妹，你片刻也舍不得离开大师兄这位新郎倌？”

众乐又取笑地半弯着腰在她面前问。

正心烦的梵瑟忍不住推了老爱逗她玩的众乐一把，

赌气地偏过头不理他，紧抿着小嘴生闷气。

“新娘子害羞了！”众乐开心地大笑。

盖聂疲累又带火气的声音在众乐的笑声中响起。

“全在我屋里做什么？”他被师父、师娘叫来叫去，

又是写喜帖又是试穿红袍的，一整个早上忙得团团转，

而他的两个师弟就这么闲窝在这儿，还把瑟儿逗得紧

抿着小嘴？

瞧见瑟儿微怒带忧的表情，盖聂杵站在门边，不

悦地拢紧了浓密的剑眉，俊脸变得冷冷的，墨黑色的

眸子朝百善一转，百善立刻识相地转首避锋头。

众乐还嫌玩得不过瘾，说道：“大师兄，你就叫咱

们未来的嫂子先回府待嫁嘛，再急也不必急着先来会

新郎倌呀。”

“我⋯⋯我回去了。”梵瑟抬头看了盖聂一眼，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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